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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语中，限定词短语中需要有“这”、“那”等指示代词来表示定指，如“这把伞在桌上”，而在

湖南冷水江的方言中，不需要以该类指示词来表定指，而可以直接使用“量词 + NP”这样一种结构，

如“把伞在桌上”。这里的“把伞”指的是放在桌子上的那把伞。本文探讨的是该结构在不同句法位置

和不同的句式中表定指的情况，发现该结构在句法位置上，其主要出现在主语、谓语、定语位置，在不

同作用的句型中，该结构主要出现在是非问句和特指问句中，且高度依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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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determiner phrases need to have demonstrative pronouns such as “这(this)”, 
“那 (that)” to indicate definite reference, e.g. “这把伞在桌上 (this umbrella is on the table)”, but 
such a structure “classifier + NP” can be used In the Hunan Lengshuijiang dialect, instead of using 
this kind of pronoun for definite reference, for instance, “把伞在桌上 (The umbrella is on the 
table)”. In this case, “把伞 (the umbrella)” refers to the umbrella on the table. This paper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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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expressing definite reference in different syntactic positions and in different 
sentence forms. It finds that the structure is highly context-dependent, and in syntactic positions, 
the structure is mainly found in subject, predicate, and definite positions; in different sentence 
forms, the structure is mainly found in yes-no questions and WH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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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冷水江市地处湖南省中部，为湖南省娄底市的县级市。冷水江话属湘语娄邵片。本文研究的是冷水

江方言中“量词 + NP”表“定指”时充当了什么样的功能语类，并探究在不同句式中是否也有这样的语

言现象。本文共分为 5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简单说明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则对 DP 假

说和指示代词的研究做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探究该结构在不同句法位置表“有定”的情况；第四部分探

究该结构处不同句法句式表“有定”的情况；第五部分为全文总结。 

2. 从 NP 到 DP 

名词短语是语言的主要成分之一，与英语相比，现代汉语中的名词短语同它们主要有几点不同。一

是没有和英语表特指的冠词“the”相对应的词；二是汉语是一种量词型语言，且量词类型丰富且复杂；

三是没有“数”范畴。因此，在分析名词短语时需要考虑到汉语的特点。研究者们对名词短语的分析经

历了从 NP 到 DP 的发展过程。在 DP 假说提出之前，早期的生成语法理论认为名词短语是以名词为中心

的短语结构，其他的成分则都为名词的修饰成分，其句法结构为[NP [Spec N]] [1]。其中，D 作为名词短

语中的定语分布在 Spec 位置。且基于原则–参数理论，名词短语是该结构中心词的最大投射。Brame 则

认为将 N 作为 NP 的中心词这一想法是错误的，并认为限定词应当是 NP 的中心词[2]。而 Abney 指出传

统的 NP 分析不能解释一些复杂的语言现象，如句子和名词短语之间的相似性。而后 Abney 基于前人研

究，提出了 DP 假说，这为名词短语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该假说认为名词短语实际上是

限定词短语，其中心成分不是名词，而是一个具有限定作用的功能语类 D，NP 则是它的补足成分。如此，

名词实际上是能投射到 DP 层面。另外，Abney 还认为处于 D 位置的词可以是数词、量词、指示词、冠

词等[3]。但 Ritter 认为只有冠词可以处于 D 位置[4]，而这无法解释汉语的名词短语没有冠词这一现象。

Gao 和 Lin 认为汉语中不存在 D，而名词短语的最大投射为 CLP [5]，但 Cheng 和 Sybesma 认为 D 有多

种功能，可以表性、有定/无定、数等[6]。汉语虽没有冠词，但其有表指称性质的词，因此可以说汉语中

存在 D 成分。 

3. 方言中的“量名”结构的指示作用 

指示词的基本功能一般是“指别”和“替代”，其大致包括三种词：代名词性的、指示形容词性的、

既有代名词功能又有指示形容词功能的。一些学者认为普通话中的“这”、“那”同英语的“this”、“that”
一样属第三种[7]。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汉语包括多地方言，各方言中的指示词的使用普通话又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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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吴语、粤语的指示代词只指不代，这样的词只是指示词，不具有名词性。基于此，刘丹青对指

示词丰富的方言和量词丰富的方言做了区分。他认为，北京话(指示词丰富)的指示词功能比吴语(量词丰

富)要强，但量词功能要比吴语弱[8]。李旭平则认为普通话中的指示词能充当指示代词和指示限定语，但

吴语的指示词却只充当指示限定语，其需要通过量词来实现代词用法[9] [10]。另外，指示词丰富的方言

中，指量名中的量词有时可以省略，而量词丰富的方言则是指示词不可单独使用，但允许定指“量名”

结构的使用。颜清徽和刘丽华描写了娄底方言中的“量词 + NP”这一结构可做主语、宾语、谓语、定语，

且有一定指示作用，但其未进一步探讨有无表定指的情况[11]。施其生发现了在广州方言中存在有定的“量

名”组合语义上用于指称某一个有定的事物[12]。而后刘丹青认为南方方言的量词可以单独在名词前起指

示作用[13]。吴越随后对吴语瑞安话中的两种“量名”结构做了相关研究，发现这瑞安话中的“量名”结

构可表定指[14]。综合上述观点，这表明了在南方方言中，“量词 + NP”的结构有定指作用，而这样一

种功能是通过量词来实现的。 

4. 定指“量名”结构的分布 

前文提到了指示词丰富的方言和量词丰富的方言之间对这两种词的使用上的差异性。这两种词之间

在各自方言系统中的地位不同使得指示词短语、定指“量名”结构有不同的句法表现和语义解读。在吴

语和粤语中，一些指示词的相关功能有时会由量词来承担[15]。刘丹青指出南方方言中的量词具有定指作

用[13]。这些方言中的量词，除了定指功能外，还有直指和回指两种功能。同时，在这两类词相对应的方

言中，它们各自指示词、名词共现能力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两类方言之间指示词短语的指称解读差异。如，

在指示词丰富的方言中，指示词与名词的组合有时不能对“个体”和“类”做出区分。比如说，“这伞”

既可以指某一把特定的伞，也可以指某个款式或者类型的伞。在量词丰富的方言中，不能省略量词来直

接让指示词和名词组合。比如，“把伞”指的就是某一把伞。 

4.1. “量词 + NP”在不同句法位置上表“有定”和“无定”的情况 

在冷水江方言中也存在“量词 + NP”结构表定指的语言现象，且冷水江方言属南方方言，因此，可

以认为它也是一种量词丰富的方言，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该结构在处于具体哪一句法位置上时表定指，其

表定指情况是否有受到句法位置的限制。 
先来看主语位置，处于主语位置的“量名”结构可表定指。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名词性主语句。如： 

(1) 瓶水叼我恰完哩。(瓶水被我喝完了。) 

(2) 碗粉嗯哑要恰果久。(碗粉你也要吃这么久。) 

(3) 把钥匙冇看见寡哩。(把钥匙不见了。) 

在这三个例句中，处于主语位置的“量名”结构都表定指，各自指当时所处场景中的那个特定的物

件，且为说话人和听话人所知。在例(1)中，“瓶水”指的就是说话人喝完的那瓶水。在例(2)中，“碗粉”

指的就是听话人正在吃的那碗粉。例(3)中的“把钥匙”指的就是那一把不见的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处

于主语位置的“量名”结构表定指。 
再来看宾语位置。处于宾语位置的“量名”结构指某个听话人不确定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该结

构表不定指。这里讨论的是名词性宾语句。如： 

(4) 几在屋里搞哩餐饭。(她在家做了顿饭。) 

(5) 嗯哩崽把本书搞冇看见哩。(你的孩子把本书搞丢了。) 

(6) 几恰哩块西瓜。(他吃了块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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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例子中的“量名”结构位于维语并没有表定指，而是与普通话中的存在“量名”结构一样，

指某一个事物。其整个句子强调某一事件而不是强调某一特定事物。在(4)中，仅指施事做了某件事，没

有指明具体是哪一顿饭。在(5)中该结构做介词宾语，但也不能指称具体哪本书，只能说明孩子弄丢了某

本书。(6)也同理，没有说明是哪块特定的西瓜。在这里讨论了宾语前置和宾语后置两种，主要是因为在

有的方言中允许该结构作为前置宾语表定指，却不允许后置宾语表定指。在冷水江方言中，以上都不表

定指。 
第三点则是定语位置。当该结构处定语位置时，可表定指。这里讨论的是名词性定语句。 

(7) 个书包葛拉链冇拉。(个书包的拉链没拉。) 

(8) 把风扇葛插头冇拔。(把风扇的插头没拔。) 

在这两个例句中，“量名”结构均表定指。(7)指的是听话人的那个书包的拉链没拉上。例(8)指的是

正处于视线范围内的那把风扇没有拔插头。 
第四点讨论的是谓语位置。在这里的谓语由名词性短语充当，即名词性谓语句。 

(9) 袋米炮斤。(袋米十斤。) 

(10) 把伞炮块钱。(把伞十块钱。) 

上述两个句子表定指与否对语境有极高的依赖性。当交谈的其中一方是根据某一与周围事物不同个

体提问时，这种情况下则表定指；而当提问者提问的物体与周围事物同类别时，这时则表不定指。在(9)
中，当每一袋米的斤数不一致时，此时为定指，反之为不定指。例(10)同理。 

第五点则为状语位置。 

(11) 恩晓滴张三在间屋里做抹葛。(不知道张三在间房里做什么。) 

(12) 几在把凳高到晃哩杯许。(他在把凳子上放了杯水。) 

当“量名”结构处于状语位置时，表不定指。例(11)表明说话热不清楚张三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干什

么，但具体是哪间房没有体现。例(12)同理，其没有特指是哪一把凳子上放了杯水。 
最后来看补语位置。 

(13) 小李急哒跟只无头苍蝇一样。(小李急得跟只无头苍蝇一样。) 

(14) 小刘笑哒跟朵花一样。(小刘笑得跟朵花一样。) 

当“量名”结构处补语位置时，同普通话一样，只表示述语的状态，对述语作补充说明，并不起定

指作用。 
从上述六种情况来看，当该结构处于主语位置时为定指；当该结构处于宾语、补语、状语位置时，

则为不定指；处定语和谓语位置则需要依语境而定。从这里可以看出，冷水江方言的“量名”结构表定

指时对语境的依赖度高。 

4.2. “量词 + NP”在不同句式中表“有定”和“无定”的情况 

本小节将要讨论的是“量名”结构在哪些句式中能够表定指，其表定指时，是否会受到句式的影响。

句式依据其作用来划分。首先来看陈述句。对陈述句的讨论在前一个部分已有所涉及，这里举两个上文

并未提及的焦点句的例子。 

(15) 张三买哒是部手机。(他买的是部手机。) 

(16) 我拿到几葛是包纸。(我给他的是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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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例句中，“量名”结构均表示无定指，且是通过个体量词来强调物体的种类。在例(9)中，

“部手机”为不定指，指的是张三买的是某部手机而不是某台电脑。例(10)同理，强调买的是一包纸而不

是别的物件。 
再来看疑问句。疑问句可从三个方面讨论，即：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 

(17) 是李四把扇门关寡哩？(是李四把扇门关了吗？) 

(18) 是小刘把个碗拌瑟哩？(是小刘把个碗摔碎了？) 

在这两个是非疑问句当中，“量名”结构表定指。这也是因为说话人和听话人正处于该场景中，例

(11)指的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看到的那扇已经关上了的门，例(12)指的是那个已经被摔碎的碗。 

(19) 哪个把支笔拿到黄寡哩？(谁把支笔拿走了？) 

(20) 把钥匙到莱涝弃寡哩？(把钥匙在哪里？) 

在这两个特指疑问句中的“量名”结构指称的是一个特定的事物，表定指。在(13)中，指的是谁把说

话人的那支笔拿走了。在(14)中指的则是说话人的那把没找到的钥匙。这个同样也要求句子产生时，说话

人也正处于该场景当中。 

(21) 门口趴哒葛是只猫还是只狗？(门口趴着的是只猫还是只狗？) 

(22) 箱子里葛登细是个球还是个灯泡？(箱子里的东西是个球还是个灯泡？) 

在两个选择问句中，“量名”结构并不是起表定指或者无定指的作用，而是对于物体种属类别的确

定。综上，在冷水江方言中，疑问句中的是非问句和特指问句的“量名”结构表定指。 
再来第三种句式，祈使句。 

(23) 拿把伞到我。(拿把伞给我。) 

(24) 弃买瓶水到我。(去买瓶水给我。) 

在这两个句子中，“量名”结构均不表定指，其作用同普通话中的一致。在(23)和(24)中，伞不指某

一把特定的伞，矿泉水也不指某一瓶特定的矿泉水。 
最后再来看感叹句。 

(25) 几多漂亮把梳啊！(多好看把梳子啊！) 

(26) 好太只虫！(好大只虫！) 

在该类句式中，冷水江方言中的“量名”结构表定指，其表定指时，说话人一定是处于该指称对象

所处的场景当中。在(25)和(26)中，该结构分别指称说话人看到的“那把漂亮的梳子”和“那只很大的虫”。 
总的来说，冷水江方言中的定指“量名”结构高度依赖于语境。在语境的影响下，定指“量名”结

构会出现在是非问句、特指问句和感叹句中。而对于陈述句，则需要根据其所在的句法位置来确定。 

5. 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湖南冷水江方言中定指“量名”结构的分布情况和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原因。从

句法位置来看，该结构主要出现在主语位置、定语位置和谓语位置，且处于后两个位置时需要依据语境

而定。从不同作用的句式来看，该结构主要出现在是非问句、特指问句感叹句中，且当表定指时，说话

人正处于该场景当中。因此，冷水江方言中定指“量名”结构的出现需要高度依赖语境。而会出现这样

一种结构来表定指的原因则是冷水江方言为南方方言，其量词系统发达，量词丰富但指示词较为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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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没有寻找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当地人做相关测试和问卷调查，仅局

限于作者本人和两位朋友的本地语感。二是文章内容多用于描写语言现象，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还不够，

研究还不够深入透彻，因此在继续做该研究则需要从句法、语义、语用及其共同作用等多个角度来探讨

使得该语言现象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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